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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逍遥游》作为庄子的代表作之一，两千多年来从古今中外不同的学者那儿得到了许多相异甚至是天壤之别的评论，这是产生于惨酷的时势、继承老子的道家思想、出自独特个性的庄子思想的特点（深沉、广博、复杂，甚至有的地方相互矛盾）、庄子语言的模糊性及《逍》文中哲学思想逻辑的不够严密所致。本文共两部分：第一部分剖析《逍》文的哲学思想；第二部分剖析《逍》文的语言及思想逻辑结构。结论是：《逍》文有着深刻的思想、优美的语言，实乃民族的骄傲；庄子思想中因时代局限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的缺陷，只能算是明珠点尘，新时代学者的任务应是去其灰尘，增其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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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以下简称《逍》）为《庄子》内七篇之首，属庄子自作。其行文恣肆汪洋，着笔奇峭诡谲，想象力极其丰富，妙喻迭出，字里行间闪烁着庄子独有的思想光辉，因而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但对它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之谓仁，智者见之谓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评《逍》的众多学人中有些学者认为庄子从消极方面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而《逍》文则是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如王孝鱼著《庄子内篇新解·庄子通疏证》[1]中论述《逍》时就用“不可知论”、“神秘的唯心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等词；关锋也认为庄子在《逍》文中举出了“绝对自由论的旗帜”，“转化成彻底的唯心主义”；有些学者如张石在其《〈庄子〉与现代主义》[2]中则主张从意识流的角度来研究《庄子》全书，他认为《逍》文是庄子的早期著作，它描写了一个哲学意识上天入地以求索宇宙的秘密而后倦极而返的心路历程；还有些学者认为《逍》文中强调万物平等，强调万物各有其内涵，强调个性解放与言论自由，抨击了宗法礼制文化和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除了上述评论之外其他亦有许多方家之言，限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一篇《逍》文有这许多相异甚至是天壤之别的评述，确是有趣的现象，而产生此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逍》文本身的独特性。

所谓“时势造英雄”，让我们先来看看庄子生活的年代。庄子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其时天下大乱，正处于秦统一的前夕，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战争的惨烈、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和无助，较老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惨酷的时势，渊于老子的道家思想（司马迁云：“（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再加上庄子敏感的心灵及独特的个性（庄子拒绝做官，亦不肯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合群），这一切积淀到庄子的著述中，使得这些著述所表达的思想深沉、复杂、宏伟，甚至有些地方相互矛盾，《逍》文亦不例外。而正是这些特点使得《逍》一文成了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哲学“宝藏”，众多的学人可以不分古今中外从不同深度“采矿”于其中；又由于《逍》文表意不明，逻辑不够严密，使得其亦如一面镜子，所有前来研究它的人，都会在其中掺上自己的影子。本文是续前人未竟之“采矿”工作，拟从《逍》文的思想（第一部分）和结构（第二部分）入手，得出一些管窥之见，其中可能也会不自觉地投上自己思想的“影子”，误解在所难免，还请诸位方家指正。
一

庄子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哲人，像有些先秦哲学家一样，总爱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寓言来表现深刻的思想。《逍》文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庄子于其中多次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之物——大鹏，一则曰：“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再则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如此不惜笔墨地描写这一虚幻之物，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见解，大鹏的振翅高飞与本文所要表述的逍遥之旨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认为大鹏是庄子理想的化身，象征着庄子对“大知”——最高、最完美智慧的探求。但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如果我们把这些描写大鹏的部分与《逍》文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倒也无可厚非，但这样一来又难逃断章取义之嫌。通观全文，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大鹏体大、翼大，若不高飞九万里，则就会“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由此可见大鹏高飞九万里，完全是顺应自然天成状态而为，两用“而后乃今”，则更加表明它是顺自然而动，故不应自矜。既然庄子不认为常人眼里的“大”就是“逍遥”，不赞成以大自矜，那么他是否倾向于以小自得，“小”即“逍遥”呢？“蜩与鷽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蜩与鷽鸠是“小”的代表，它们以小自得，嘲笑大鹏的九万里而南飞，对此庄子是这样看的：“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日聚粮。之二虫又何知！”游有远近，则其以资旅游的粮食也自有宜多宜少的区别，应分别对待，各按条件，适莽苍者不可讥笑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为多事，蜩与鷽鸠也不可讥笑大鹏高飞九万里，所以庄子直接说出“之二虫又何知”。可见庄子是小大俱谴，大的自矜和小的自得都是些糊涂虫。至此庄子的思想已经可以理出一些头绪来了，若按常理，大鹏高飞九万里，见到蜩与鷽鸠等小虫有些自矜情绪在所难免；蜩与鷽鸠等见到大鹏之劳累，对比自己安稳、闲适的生活，生出一些自得情绪也在情理之中；而庄子却认为大鹏的自矜和蜩与鷽鸠的自得都是不对的，那么他是否要否定在常人眼里乃天经地义的正常的对比之心、甚至全部主观意识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应帝王》中所讲的一则寓言：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当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凡人皆有七窍，有七窍即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即会生凡心、有主观意识，但是在此篇寓言里，庄子却让原先活得好好的中央之帝“浑沌”死于有了七窍之后，也就是说凡心与主观意识导致了浑沌的“死”。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看出庄子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态度：“浑沌”乃“中央之帝”，应属“逍遥”，主观意识导致了浑沌的死，也即是导致了人所向往的逍遥的“死”；死是人皆畏惧，能够致死的东西更是人所应该弃之避之的，那么为什么有了主观意识，就不再有逍遥呢？在绪论中，笔者已提及庄子的思想渊于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派，道家学派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向着自然的状态而运行、存在着，天高地下，一切自成秩序，万物皆由“一”生，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异的，高者应忘其高，随其高而高之，下者应忘其下，随其下而下之，等视齐观，无非是正，“小大之辨”的结果乃是没有小大，自然自有其客观精神，一切事物在其中都有各自的位置，“万类霜天竞自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乐，而主观意识则会破坏这种天然自成的秩序和平衡态，使高者忧其高，下者忧其污，大鹏自矜，蜩与鷽鸠自得，使人生攀比之心、贪求名利之欲，使得众人的眼光被表面的有限和差别所迷惑，而忘了内里的无限和一致，“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一个“悲”字即道尽了庄子对于众生被凡心所困而不得“逍遥”的无限感叹，故而，只有无知无欲，“绝圣弃智”（老子语），去除痴、嗔、贪、怨之心，回归自然本真状态，“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而至于“无待”，才得真逍遥。也就是说，大鹏去其自矜，顺自然而动乃得逍遥，蜩与鷽鸠去其自得，顺自然而行亦得逍遥，故而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将这种崇尚自然本真状态、否定人的主观意识的思想运用到“治国平天下”，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主张，提倡“无为自化”，万物各有其位，庖人游于庖，尸祝游于樽俎之间，各安其位，自可悠然忘其所事，各不相待而自适其适，“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治国者应以天下不为为之，而不是弊弊焉劳神苦思，应“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从而使得天下大治，治国者隐身其后，放之任之，最终“窅然而丧其天下焉”。

有些学者认为庄子在《逍》文中所要表达的“无待逍遥”乃是力图摆脱现实生活行为所受限制的“有待”而追求主观意识的无所限制和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无待”，其认为庄子并不否定主观意识，这与笔者的理解有本质上的不同。例如，王夫之在其《庄子解》中认为鹏、蜩和鷽鸠都算不上逍遥，因为鹏要凭扶摇才能九万里，是有所待的（注意与笔者所理解的“有所待”不同），而蜩与鷽鸠飞不遥，仅能抢榆枋，也是有所待的，在此理解的基础上，许多学者都将庄子在此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归于主观唯心主义[3]，而笔者认为庄子在《逍》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就算不是唯物主义，也应属于客观唯心主义[4]，究竟孰是孰非，抑或都有其道理，请读者自行定夺。

庄子于《逍》文中所要表达的“万物自化”的哲学思想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现代科学的前沿学科如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等的创始者接触到庄子的思想时，常常会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惊诧，紧接其后的便是赞不绝口和钦佩不已，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思想的主要部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一个系统(如自然界)有其客观精神，一个系统(如自然界)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能够自动地协调以使系统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表达了，庄子的这些成就实在应令我们这些庄子的后人自豪不已。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都循着“初始阶段→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的模式，庄子的思想作为人类认知过程的“初始阶段”，虽然与作为“否定之否定阶段”的现代科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其时代局限。例如，庄子主张人类应丢掉自己的主观意识，回到自然界中去，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逍遥。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人既已有了主观意识，能否将它从脑中抹掉而回归浑沌状态？依笔者愚见，答案应该是不可能的，就像一碗水里滴下几滴墨水，这碗水再也不可能复归纯净。二、就算人类抛弃了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回归了自然界是否就会对人类有好处？我们知道，在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中，基于残酷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法则，许多物种都被淘汰了，因此对于自然界的每一组成部分来说，自然并不一定就是它生存的乐土，它也可能成为自然的“弃儿”，谁又能保证丧失了自我意识，已受控于自然的人类不会成为此“弃儿”中的一员？庄子所推崇的是永恒的自然意志，认为它能给人类带来福音，但人类来到世间，自会有其求生存的人类意志，如果自然意志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益处，那我们就应该选择人类意志，在这里庄子是混淆了人类与自然界。我们所应该做的应是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以取得与自然平等对话的地位，再调整自己的人类意志以尽量与自然意志相和谐，这样才能真正为人类谋得福利。还有，生于战国乱世这一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无序阶段的庄子由于时代的限制，只看到作为系统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序的一面，而认为其所处时代的无序乃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导致，因而主张人类抛弃主观意识以得到这种有序状态。但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有序和无序都是系统的特性，系统总是处于由有序至无序，再由无序至新的有序的轮回的发展过程中，在此永恒的轮回中，系统在不停地得到进化，因此就算人类抛弃了主观意识也不能保证人类社会永远处于有序状态。生于无序社会的人们所要作的事情应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使社会至于新的有序状态，从而完成人类的进一步进化。主张复古倒退乃庄子消极的一面，读者应明鉴。

二

庄子为文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庄子自己也曾说他的文章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庄子·寓言》）。何为“寓言”？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禽言兽语，无论是离奇故事，无论是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属于“寓言”之列；何谓“重言”？凡是重复——也就是援引或摘录——前贤或古人的谈话或言论，都属于“重言”之列，至于这些前贤古人是否讲过这些话，无从考证，通常都是庄子为了增加自己言语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而假借这些古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何谓“卮言”？“卮言”就是那些写起来行云流水，读起来酣畅淋漓，给人以浪漫主义美感的语言。《逍》文中，“北冥有鱼”属“寓言”形式，其中引用的《齐谐》之言和棘回答殷汤的话，应属于“重言”，而“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等便是“卮言”。《逍》文的主旨是阐述无为自化、抛弃主观意识、顺应自然乃得真逍遥的思想，但庄子并没有用论述性的语言来阐述这种见解，而是通过用上文所提及的“三言”，娓娓道出一个个奇特的故事，刻画出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去感染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庄子所谓真逍遥的思想。文章一开头就描写了一个在常人眼里神奇无比的大鹏形象，但是在庄子眼里，这“高飞九万里”的大鹏与那些“决起而飞，抢榆枋”的蜩与鷽鸠并没有任何差别，都是“有待”，都没有至“逍遥”。于是归结到只有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达到“无待逍遥”这一最高境界。接着通过“尧让天下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宋人资章甫适越”三个寓言故事，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无己”、“无功”、“无名”。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后，作者又通过“惠子谓庄子”这个故事，通过庄子为自己思想“有用无用”的辩护，阐明了“有用”与“无用”的道理。说明若其“无用”，就顺其自然而无用,  这样反而会至“大用”，这就是真正的“无己”、“无功”、“无名”，其也是达到“无待逍遥”这一最高境界的唯一手段和途径。

《逍》文共有九段[5]，笔者将其分成两部分和五小节，各部分、各节的思想要点及相互的逻辑关系（不是很明显）笔者谨给出一方框图以供读者参考。（见附文）

《逍》文是先秦时期的哲学论文，它与现今的哲理散文有很大的不同，即不用论述性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去阐述哲理以说服人，而主要是通过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情去感染人、打动人，让读者自己去“意会”其中的哲理。这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艺术效果，但是这种表达方式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作为哲理散文，在绪论中我们已经提及其表意不明且逻辑不严密、有很大的模糊性，使得后世的庄学产生了“有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的现象，不同的解庄者对庄子哲学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分歧。因此，到了近现代，哲学论文日益趋向于用词的准确与逻辑的严密，但是在第一部分笔者已提及，任一事物的发展都循着“初始阶段→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的轨迹，近现代的哲学论文虽然用词准确、逻辑严密，但也日益枯燥、乏味，越来越成为哲学家的专用品，而远离了广大普通读者，陷入了得不到传播，甚至被广大读者弃之如敝屣的尴尬境地。而《庄子》一书，包括《逍》文，两千年来“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刘熙载《艺概·文概》），倾倒众生。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上文已经提及，乃是因为这些哲理散文用优美的语言、生动的表达形式来道出了深刻的思想，同时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因此笔者认为未来的哲学论文应在用词准确、逻辑严密的基础上，兼顾文学性和美学性，最好能将二者融为一体，以达到哲学论文写作上质的飞跃。

至此，笔者已从思想和结构上对《逍》文作了一次全面的剖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的思想具有深刻性和超前性，其语言亦非常形象、优美，实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缺陷，但总的来说依然是瑕不掩瑜，只能算是明珠上的点点灰尘而已。笔者认为，当今学人的任务应是擦去这些灰尘，使其在新时代放出耀眼的光芒。
附：

	 [第一节（第一、二、三段）]

小大之辨，乃无小大
	
	[第二节 （第五段）]

万物各有其位，应各安其位，互不僭越，以顺自然

	[第一节 （第四段）]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人生观）



	[第三节 （第六段）]

无为自化

(治国之道)


	[第四节 （第七段）]

圣人（尧）悟道，终至无己



	[第五节 （第八、九段）]

惠庄问答，以述“无用”顺其自然即为“有用”


注释

[1] 王孝鱼著《庄子内篇新解·庄子通疏证》，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

[2] 张石《〈庄子〉与现代主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主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基本形式之一，它颠倒了意识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认为只有“我”才是存在，其他一切都是“我”的感觉产物。（见《当代汉语辞典》）

[4] 客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一个派别，认为精神可以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物质世界不过是精神的体现和产物。（同上）

[5] 第一段：“北冥有鱼”至“亦若是则已矣”。第二段：“且夫水之积也不厚”至“不亦悲乎”。第三段：“汤之问棘也是已”至“此小大之辨也”。第四段：“夫知效一官”至“圣人无名”。第五段：“尧让天下于许由”至“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第六段：“肩吾问于连叔曰”至“孰肯弊弊焉以物为事”。第七段：“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第八段：“惠子谓庄子曰”至“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第九段：“惠子谓庄子曰”至“安所困苦哉”。

[6]“        ”表前后论点有逻辑因果关系。
[7]“        ”表前后论点无逻辑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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